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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  引言

现行锡伯文、满文的通用键盘字母数字区

布局依据是国家推荐性标准 GB/T 28038-2011

《信息技术 通用多八位编码字符集 蒙古文 通

用键盘字母数字区布局》。然而，这一标准

中锡伯文、满文键盘布局的设计是基于 GB/T 

26226-2010《信息技术 蒙古文变形显现字符集

和控制字符使用规则》中锡伯文、满文名义

字符和变形显现字符处理方式，因此二者在

几个字符的输入上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问题。

GB/T 28038-2011 规定的满文通用键盘字

母数字区布局和锡伯文通用键盘字母数字区

布局如图 1 和图 2 所示。

2  几个字母的冲突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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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  GB/T 28038-2011 中满文通用键盘字母数字区布局

图 2  GB/T 28038-2011 中锡伯文通用键盘字母数字区布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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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字母的冲突问题，本质上指通过该键盘布局输入

字母时其对应输入的 ASCII 码值转换为锡伯文、满

文字符编码时存在二义性、同一个字母的不同形式

存在不同编码定义、以及字母冲突很难或根本不能

通过软件或字库脚本进行处理的问题。

2.1  K、G、H键上字母定义的冲突
请关注图 1 中 K、G、H 三个键键盘上指定字符

的表示。这三个键上档键位分别标注的是满文名义

字符“ ”、“ ”、“ ”，这三个字符在 GB/T 

26226 中对应的字符编码为 183A、186C 和 186D；而

下档键位上分别标注的是满文名义字符“ ”、“ ”、

“ ”（注：“ ”与“ ”是同一个字母，其中

“ ”是词尾形式，“ ”是词首形式），对应的

字符编码是 1874、1864 和 1865。从 GB/T 26226 中我

们还可以看出下档键的这三个字符与元音 e、i、u 拼

写时还有对应的变形显现形式“ ”、“ ”和“ ”。

事实上，满文中“ ”、“ ”、“ ”存在与

满文第六元音 v 的拼写形式“ ”、“ ”、“ ”，

并且，满文（不是锡伯文）中“ ”和“ ”也存

在与元音 v 的拼写形式“ ”和“ ”（注：GB/T  

26226 忽略了这个问题）。从键盘输入来看，“ ” 

和“ ”输入的 ASCII 码的序列都是“kv”，显然存在

二义性，因此，连续输入 k 和 v 时，是转换为“ ” 

还是“ ”，就是一个明显的冲突问题；同样，连续

输入 h 和 v 时，也存在是转换为“ ”还是“ ” 

的问题，因为它们的 ASCII 码输入序列都是“hv”。

从理论上讲，这种冲突除了采用人工控制外，无论

是通过软件控制还是通过字库的脚本转换，都是不

可能解决的。

2.2  锡伯文元音 u的冲突
1991 年颁布的《现代锡伯文学语言正字法》中明

确规定，锡伯文只有 a、e、i、o、u 五个元音，满文

中第六元音 v 的词中形式“ ”和词尾形式“ ”在锡伯

文中是属于元音 u 的，且仅与“ ”、“ ”、“ ” 

相拼写。但是，从图 2 所示的锡伯文键盘布局中可以

看出，除了字母键 U 的下档键位上标注了元音 u 的

名义字符“ ”(1860)，字母键 V 的下档键上还标注

了“ ”(1861)，同时，GB/T 26226 中甚至明确说明“

”和“ ”都是锡伯文字母，这事实上认定锡伯文还

有第六个元音，显然违背了锡伯文只有 5 个元音的

规定，或者说是同一个锡伯文元音 u 却采用了两个

字符编码，不能不说这是 GB/T 26226 和 GB/T 28038

造成的二义性，在实际应用中难免会造成误解和冲

突。

2.3  元音大 i 和小 i 的冲突
无论是锡伯文还是满文，元音 i 的独立形式存

在两种形式，一个是“ ”，俗称“大 i”，另一种

是“ ”，俗称“小 i”。从图 1 和图 2 可以看出，

元音 i 是标识在 I 键的下档键位上。然而在实际应用

中，这两个独立体字符在输入时，其中一个只能通

过人为控制加以转化，在 GB/T 26226 中规定采用变

形选择符 FVS1 加以变换。在某些输入法中默认为

“ ”，加上控制符再转化成“ ”。事实上，这种

方式在实际应用中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甚至是麻烦。

常常有人会使用输入“e”和“i”两键的方式来构造 

“ ”。另外， “主义”在锡伯文中拼写为“ ”，

“同意”在锡伯文中拼写为“ ”，发音同汉字

发音相似，其中发 /i/ 音的锡伯文字符部分是独立发

音的，GB/T 26226 和 GB/T 28038 试图用音节隔离符 

“ ”(1807) 和“ ”的词尾形式构成。音节间隔符 

“ ” 在 图 2 的 4 键 (E04) 的 上 档 位 键 上， 但 在 实

际应用中往往会有人使用 “a”的词中形式“ ”和

“i”的“ ”的词尾形式构成“大 i”的词尾形式 

“ ”，这就使该单词的编码出现错误。表面上看，

这些都是使用者的问题，但本质上是设计上的友好

性问题，是“大 i”和“小 i”在同一个键位上的冲

突问题。

3  问题分析与解决方案

3.1  K、G、H键上字母的定义和部署
出现 2.1 节中的冲突问题，其根本原因是没有分

清字母的特征和属性，将字母形态错误地划分有直接

的联系。在 GB/T 26226 以及 GB/T 28038 中将字符“ 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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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”、“ ” 分 别 与“ ”、“ ” 和“ ” 

作为同一个字母的两种不同形变形式，给予相同的

字符编码并在键盘布局中分别安置在 K、G、H 键的

下档键位上。对应的上档键位上则部署的是“ ”、

“ ”、“ ”。

可以从 1993 年出版的满汉大辞典中满文辅音字

母表来看 K、G、H 键上字母属性，该字母表如图 3

所示。从图 3 中我们可以看出，满汉大辞典将“ ”、 

“ ”、“ ”作为独立的三个辅音字母，而将“ ”、 

“ ”、“ ”分别与“ ”、“ ”“ ”看

做是一个字母的两种不同形式。我们认为这种划

分是正确的。从语音学属性来看， ”、“ ”、 

“ ” 是 在 小 舌 部 位 发 音 的， 其 国 际 音 标 分 

别为 /q'/、/q/、/χ/，而“ ”、“ ”、“ ”与

“ ”、“ ”和“ ”则同是在软腭部分发音的，

其国际音标分别为 /k'/、/k/、/x/；从字母拼写特征

来看，满文的 ”、“ ”、“ ”是和元音 a、o、

v( 注：锡伯文是 u 中形同满文 v 的词中和词尾形式 )

有拼写关系，“ ”、“ ”、“ 是和元音 a、

o 有拼写关系，而“ ”、“ ”和“ ”是和 e、

i、u、v( 注：“ ”不与 v 拼写 ) 有拼写关系。因此，

无论是从历史上字母的划分来讲，还是从语音学的

分析来看，抑或是从拼写关系而言，“ ”、“ ”、 

“ ”与“ ”、“ ”和“ ”没有任何冲突，

分别是同一个字母依据拼写关系的两种不同书写形

式，反倒是 ”、“ ”、“ ”与“ ”、“ ”、

“ ”在元音 v 上存在冲突。显然，将“ ”、“ ”、 

“ ”看做是 ”、“ ”、“ ”的形变，将其部

署在同一键位上是错误的。

故而，解决方案就很简单，只需将 ”、“ ”、 

“ ” 部 署 在 K、G、H 键 的 上 档 键 位 上， 而 将 

“ ”、“ ”、“ ”与“ ”、“ ”和“ ” 

部署在 K、G、H 键的下档档键位上。当然，同时必

须修改 GB/T 26226 中这些字符的对应关系。

 3.2  锡伯文元音字母 u的定义和部署
锡伯文中只有五个元音，形同满文第六元音 v

的词中和词尾的字符形态是锡伯文元音 u 仅仅与辅

音 ”、“ ”、“ ”相拼写时才有的字符形态，

因此，在锡伯文中，u 不应该有两种字符编码。由于

在 3.1 节中，我们将 ”、“ ”、“ ”部署在 K、

G、H 键的上档键位上，从键盘上输入的 ASCII 码的

序列为“Ku”、“Gu”或“Hu”时，分别输出“ ”、 

“ ” 或“ ”即可。

故而，解决方法很简单，在 3.1 的解决方案的基础

上，在锡伯文键盘布局中，V 键不部署任何字符。并

且改变 GB/T 26226 中关于 u 与 ”、“ ”、“ ” 

拼写时的形变关系。

3.3  元音大 i 和小 i 的定义和部署
由于“大 i”“ ” 和“小 i”“ ”都有独立存

在的情况，用字符的位置关系无从做出取舍，用变

形控制符进行转换也绝非是好的方式。另外，将锡

伯文“主义”的“义”的锡伯文字符“ ”看做是

图 3  《满汉大辞典》辅音字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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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节隔离符“ ”(1807) 和“ ”的词尾形式构成，

也绝非是好的方式。例如： “  langgu”和“  

lang-gu”是两个形、音、意均不同的单词。其中第

一个单词的两个音节中第二个音节由于发音的连带

关系，产生音变，而第二个单词中第二个音节是独

立发音的，其中两个音节之间用类似字脊的字符形

式作为音节隔离符，这在锡伯文和满文中常常使用，

与 GB/T 26226 的定义完全不同。因此，用“ ”作为

音节隔离符是不妥的，也容易与锡伯文、满文中元

音 a 的词中形式、元音 e 的第二词中形式以及辅音 n

用作收音的词中形式混淆，字符形式“■”则更适合

用作音节隔离符。由于“ ”是独立发音的，且与“大 i” 

“ ”有很大的相似之处，因此，我们更愿意将“ ” 

作为一个整体，看做是“大 i”“ ”的词尾形式。另外，

在 GB/T 26226 这种方式下，“ ” 和“ ”在独立

出现时，则根本不可能进行拉丁转写的双向可逆的

变换。

故而，“ ” 和“ ”应该分别给予编码，在键

盘上，“大 i”的独立形式“ ”及其词尾形式“ ” 

应该分离出来，部署在 I 键的上档键位上。这样，

用户在输入“大 i”的“ ”和“ ”直接用上档键

位即可，而输入“小 i”“ ”及“小 i”的其他字符

形态只需使用下档键位。另外，上档键位上原本部

署了字符“ ”(185F)，在于上档键位部署“大 i” 

“ ”，也无冲突问题。这是因为，“ ”是独立形式，

而“ ”只有词中和词尾形式，“ ”虽说是词尾形式，

但其仅出现在元音和辅音“ng”之后，而“ ” 

及其词尾形式“ ”只与辅音 c、s 有拼写关系。

3.4  其他几个字符键位部署的调整
这里说到的几个字符，只需在键位上做一点调

整即可。音节隔离符的字形更改为“■”，并将其调

整到“|”，D13 上档键位上。辅音字符“ ”与

辅音“ ”发音相同，应部署在与辅音“ ”对

应的上档键位上，同理，辅音字符“ ”应部署

在与辅音“ ”对应的上档键位上。这样，才更利

于记忆，方便使用。另外，在实际应用中，键盘布

局图中不应该仅标注所谓的名义字符，例如，T 键

的下档键位上应该标注辅音 t 的两种字符形式“

”和“ ”； D 键的下档键位上应该标注辅音 d 的

两 种 字 符 形 式“ ” 和“ ”；K、G、H 键 的 下

档键位上应该分别标注“ ”和“ ”，“ ” 

和“ ”，“ ”和“ ”；I 键的上档键位应该

标注“ ”、“ ”和“ ”。这样，才能更有利

于用户学习和使用。

4  结语

本文谈到的 GB/T 28038-2011 中看似是键盘布局

上的简单问题，然而，其中许多问题还是来源于 GB/

T 26226-2010 设计的缺陷。若对锡伯文、满文未作深

入的研究，就想做出锡伯文、满文信息化建设用的

纲领性文件，一定会产生问题。希望相关部门和人

士深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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